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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洪欣慈

　「對我來說，我永遠以身為客家人為榮。」甜

美的笑容加上毫不做作的氣質，這是星光五班的

客家小公主－鍾依芹。從小在苗栗長大的她，平

常在家裡便以客家話與父母做溝通，因為這樣，

她能講得一口標準的四縣客家話。在年輕人客家

意識越來越淡的現在，她依然肩負著一種責任

感，一種盡己所能為客家文化傳承奉獻的責任

感。鍾依芹，這個年僅１８歲的小女生，用她堅

定的眼神、滿腹的熱誠，訴說著她的理想。

胎盤埋樹 象徵家族香火傳承

　雖然生長在苗栗市，但鍾依芹說，她的老家在

苗栗縣，建築是很傳統的三合院，現雖已沒有人

居住，但宗祠依舊在那，仍然是凝聚全家人的精

神象徵。據她表示，客家人是極為注重一個家族

內成員的凝聚力，所以不論是什麼大大小小的節

慶，家裡所有的親戚都不會缺席。客家人也非常

重視一代一代生命的延續，有個習俗雖然到她這

一代已經消失，但令她印象十分深刻：在她們老

家有一棵很大的老樹，傳統的習俗會將新生兒的

胎盤埋於樹下，象徵家族香火傳承與祈福之意。

　當說到一般印象中客家的勤儉時，她認真思考

了很久，回答說：「我覺得我們只是愛惜、珍惜

我們所擁有的。」 她覺得，是早期祖先飄洋過

海、在這片土地上紮根的艱辛，造就了客家人這

樣的特質。家中爸爸叔叔都很能充分展現勤儉的

美德，她雖不認為自己稱得上節儉，但的確對金

錢的使用會比較注意。

　客家傳統美食的滋味也深深地存在鍾依芹記憶

中。一般人所熟知的薑絲大腸、客家小炒等，的

的確確是道地的客家美味。像閩南人一樣，客家

人在過年也會吃福菜，象徵新的一年有好福氣。

在說到美食時，鍾依芹的臉上充滿開心滿足的笑

容，興奮地想要向人推薦她熟悉的家鄉味。她

也說到，要推廣客家文化不只有硬梆梆的政策，

像食物這麼貼近大家生活的管道，反而可以多加

強調和經營。現在政府舉辦了很多大型的客家活

動，像鍾依芹老家苗栗著名的桐花祭，每年往往

吸引了大批的遊客。以她的角度來看，舉辦這類

型的活動不但有助於提升苗栗地區的經濟，還帶

動了地方一起為傳遞客家文化努力。

客語認證 工作的另一項武器

　由於生長的環境多使用客語做為交流和溝通，

鍾依芹從小到大參加過無數的母語演講、歌唱比

賽，也在不斷的比賽中糾正自己的發音，但令她

比較難過的是，很多參賽者其實發音不完全正

確，在客語的傳承上，這一代真的遇到了危機。

在還是小學時，因為老師是擔任客家出版社的編

輯，所以她有機會幫客家書籍錄製童謠錄音帶，

雖說是簡單的歌謠，但在她年紀尚小的心中，是

很開心能替發揚客語盡一份心力的，只要自己有

能力，便不會拒絕這樣的機會。

　那既然語言是保存文化中這麼重要的一個環

從
小就愛唱歌的鍾依芹，小時候一開始只

是跟著大人唱唱客家歌謠，慢慢地，便

發現了唱歌的樂趣。本來只是純粹地想唱唱

歌抒發情緒，因為一次因緣際會，媽媽幫忙

報名了星光五班的徵選，開啟了她對歌唱的

另一種新視野。

　在星光五班的經歷，是鍾依芹生命中很寶

貴的經驗，她說，她真的從老師和其他參賽

者中學習到很多；不僅僅是唱歌的技巧，還

有一種對唱歌的態度。以前唱歌，只是唱給

自己聽，沒有想過太多情感層面。後來進入

星光，發現原來一首歌曲就是一齣戲劇，需

要很多感情的投入，所唱出來的曲調才會動

人、繚繞心頭久久不散。

　問她有沒有想過在比賽裡演唱客家歌曲？

她的回答是有，念頭有過但被節目工作人員

反對。那會不會無奈？鍾依芹倒是笑得樂

觀，她說，其實製作單位會反對不難理解，

歌曲需要歌詞來傳遞意境，如果聽眾聽不

懂，那感染力就會下降；更現實的問題是，

連評審都聽不懂根本無法下評論。這是客家

音樂的困境，屬於小眾所以更需要一些新元

素來使傳統歌曲煥然一新。現在市場上也有

很多客家歌手在為這方面努力，鍾依芹佩服

這些音樂工作者，但她會擔心變革太快，傳

統反而流逝太多，如何拿捏是重要課題。　

　那未來還會想在演藝圈發展嗎？鍾依芹倒

是很有想法，她堅定地告訴我們，她要發揮

自己的所學，進入客家電視台工作。幕前幕

後她都願意嘗試，目的是要為保存客家文化

盡一份心力。現在大家接觸到的客家節目多

半來自客委會成立的客家電視台，鍾依芹回

味起她小時候那個時代的客家電視台，她眼

神清澈，認真地說：「現在的真的多元太多

了。」她表示，自己平常也會看客家電視台

節目，已經有很多各種類型的節目可以吸引

到不同年齡層的人。而且有了這個電視台，

客家創作人也不會苦無發表作品的管道。但

鍾依芹說，要真正能讓大家了解客家，還是

應要多製作些地方探訪的節目，讓觀眾發現

最真實最傳統的客家。（洪欣慈）

原來一首歌
就是一齣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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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依芹
星光五班的客家小公主

節，身為道地客家人的鍾依芹，是否想過要去考

客委會所辦的客語能力認證考試？答案是肯定

的。事實上，在開辦的第一屆，她便已通過取得

證書。就她自己來說，這個考試對客家人本身來

說當然是很簡單，對其它族群來說，也十分實

用，考題多半是生活化的詞彙，而且她認為，在

這個證照越多越好的時代，這也是另一項武器。

聽起來十分具正面意義，但講到這裡，鍾依芹臉

上卻露出了些無奈，她表示，考題內容雖不錯，

但試場秩序卻十分糟糕，作弊的一大堆。鍾依芹

有些沉重地說：「客委會應好好發展重視這項認

證，不要淪為無意義的措施。」

閩客差異 好像被刻意放大了

　「我其實不喜歡大家將客家閩南族群分得那麼

清楚。」鍾依芹突然冒出這麼一句，她表示，當

然文化的差異性要被重視，但客家人跟閩南人並

沒有必要分得那麼清楚，這樣好像無形中多了一

條鴻溝，刻意放大彼此的差異。而且，她也認

為，現在的媒體跟社會環境將客家很多形象太過

強化，例如：勤儉。雖然這真的是客家人很明顯

的民族性格，但過度強調的結果就是一般大眾會

認為客家人就是該那樣，但實則不然。

　現在就讀世新廣電大一的鍾依芹，每每在他鄉

遇到同是客家人的同學時，都常常以客語做溝

通，除了讓自己多做練習，也能讓其他非客家人

的同學學習。多說、多看客家電視台，不僅可以

讓自己的客語能力一直處於高峰，也能多學到不

同腔調的使用。「最重要的當然還是家庭。」鍾

依芹說。語言的流動是需要一代傳一代的，而且

現在很多年輕人可能會覺得學客語很「俗」，這

時家庭便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她常聽爸爸說，以

前爺爺都會搬著張小板凳，在月光明亮的夜晚，

坐在曬穀場上說著老一輩的故事和流傳已久的俗

語。但到了她這一代，很多古老的諺語已經慢慢

在流失，正統的說法和腔調也慢慢不被強調，如

何保存和延續，是鍾依芹一直在思索的問題。這

個年紀小小的女生，雙手力量雖然微弱，但仍緊

握住自己的理想，從自己能努力的方向下手，希

望客家文化能一直一直以新的面貌傳承下去。

小學時，因為老師是擔任客家出版社的編輯，所以她有機會幫客家書籍錄製

童謠錄音帶，雖說是簡單的歌謠，但在她年紀尚小的心中，是很開心能替發

揚客語盡一份心力的，只要自己有能力，便不會拒絕這樣的機會。

文／楊雅涵

　身著一件灰色外衣，搭配便於行動的牛仔褲，

歲月並沒有在陳秀蘭臉上留下太多痕跡，頂著幾

絲白髮，她用自己的方式在日常生活中，活出了

獨有的客家精神。初次見面時，聽她豪爽的大笑

以及談吐，很難想像她是一位保守傳統的客家

人，但是，「節儉乾淨」這四個字，卻是她生活

的中心指標。

　出身於民國46年間，祖籍在新竹芎林的陳秀

蘭，全家人都有道道地地的客家血統，當年，他

們一家祖先從廣東來台，定居在芎林這一塊客家

人的寶地。但是，幾代下來，陳秀蘭一家並不像

其他客家族群一樣，會時常聚集在一起，進行掃

墓或是延續客家傳統的活動。相反的，他們自成

一格，積極融入台灣當地社會，只有每逢過年

時，才會回自家祖先的墳墓祭拜，說說大家久違

的客家語。

字正腔圓的閩南語 環境的浸染

陳秀蘭
節儉乾淨 很台的客家人   

　對陳秀蘭而言，沒有甚麼童年不童年，因為當

時家裡務農，放學回家的工作則是洗米煮飯，幫

家裡餵養雞隻跟豬，很少會出去玩，更因為家裡

窮，晚上若要念書就必須點油燈來照亮課本，不

能多加浪費。

　她也提到小時候常發生的一件事，班上常常會

有人沒錢讀書，要跟老師欠著錢，她自己也曾經

歷過沒錢念書的窘境，所以面對現代的小孩，她

都會覺得他們很好命。還有一點與現在不同的則

是，小時候陳秀蘭是與叔叔伯伯居住在一起的，

當
被問及客家女性的問題時，陳秀蘭很肯定

並有自信的說:「我就是這樣的代表!」她

大方的提出幾個她認為的客家女性特質，並說

明自己確實是這類型的女人。一般人所認為的

客家女性，多是勤儉持家、吃苦耐勞或者是傳

統保守的，甚至，會被要求必須學會女工及幫

忙家事，陳秀蘭同樣同意這樣的看法。不過，

雖然自認自己是傳統的客家女性，陳秀蘭的家

庭可沒有一般客家人所說的重男輕女的觀念，

相反的，男女十分平等，客家女性持家及節儉

的觀念，只是很單純的深根在她的腦海裡。

　如果你問認識陳秀蘭的人她是一個怎麼樣的

女性，大家的第一直覺都是:「她很愛乾淨!」

由於目前並沒有工作在外，每天早上醒來，陳

秀蘭便會到菜市場與攤販們相見，買完後便馬

上回家煮午飯。除此之外她的生活休閒便是打

掃，她會要求自己讓環境變的一絲不染，就算

到朋友經營的店家裡做客，話一聊完，她便會

有一百元  最多只能花四十
很下意識的拿起旁邊的抹布開始清潔 ，頗有以

此為樂的感覺。

　談到節儉時，陳秀蘭也有她自己的一套觀念，

她認為買東西一定要有自己的預算，若是今天身

上擁有一百元，最多只能花四十元出去。雖然這

樣的生活很單調，但是，卻是很現實的寫照，她

不用亮麗的外表，只要整潔乾淨便可，陳秀蘭以

她的人生演繹出傳統客家女性的代表。

　其實，如果沒有特別詢問，陳秀蘭從來沒有主

動跟人說他是客家人，由於長期在閩南文化下薰

陶，她的閩南話並沒有其他客家人講話時會有的

腔調，反而非常道地，因此，很多認識她的人都

以為她是閩南人。若是今天在因緣巧合下遇到同

樣屬於客家人的人，她也不會有特別興奮的感

受，最多只會很高興，這跟她的觀念有關，在她

的想法裡，族群是非常平等的，她認為自己身為

客家人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但是不會有跟別的族

群對立的感覺，區分閩客只是血緣上的差別，在

文化上大家已經漸漸同化了。而她就是一位很

台灣的客家人。

　最具體的例子便是觀看客家節目及電影，陳

秀蘭並不會因為自己是客家人而特別轉到客家

電視台，或是因為自己是客家人而去電影院拉

高客家電影的銷售量，對她而言，她如果會去

看這些節目，只是因緣巧合或是真的很好看，

身為客家人的身分並沒有對她觀看這些節目造

成影響。甚至，陳秀蘭還是認為閩南語對她而

言較為親近些，如果跟朋友去唱歌，她點的都

是所謂的台語歌，問及她會的客家歌曲，似乎

一首都沒有，一些知名的客家歌也只是聽過卻

不會唱。

　當問及是否會願意延續客家傳統時，陳秀蘭

則露出一臉無奈的表情，她認為，自己的客家

話已經不太好了，也不會去要求別人，若是客

家文化可以繼續延續下去，她當然會非常開

心，雖然可以顯露出自己是客家人的具體動作

她沒有做到，但是，她把客家人的精神傳承的

淋漓盡致，而她也會願意延續這份精神。�

� （楊雅涵）

但是當自己跟隨時間流逝邁入現代後，則是一個

人在南投中興新村購買房子獨自居住。過去與現

代的時空差異，讓她知道，自己真的走過一段很

漫長的人生。

　雖然祖籍在芎林，但是陳秀蘭很小的時候便搬

到南投集集居住，由於身邊會說客家語的人不

多，加上父母並沒有刻意在家中使用客家話，在

小學時期，陳秀蘭生活中的主要語言就只有閩南

語。

　「讓我聽客話我會聽得懂，但是讓我講……我

已經忘得差不多了。」陳秀蘭用閩南語這麼說

道，雖說自己也會講客家話，但是只會一點點，

對於客家話的分類她並沒有知道太多，身邊多數

的人都是講四縣腔及海陸腔，其他種腔調則並不

太熟悉。其實，雖然身為客家人，但是從小時候

開始，陳秀蘭的父母就沒有用語言來要求自己的

小孩，甚至，連她的父母親及弟弟，也漸漸在日

常生活中習慣使用閩南語，再加上南投當地國小

會使用客語的小孩並不多，對於陳秀蘭來說，客

家話實用性與普遍性跟閩南話相比已經遠遠落後

了。因此，在她國小整整六年的時光，閩南話已

經被社會及生活環境訓練得字正腔圓。

 適應國語 閩南話不再是主流

　然而，在她高中的時候，命運安排她回到自己

的家鄉竹東念書，霎時間，生活周遭的客家人劇

增，也是在這個時期，讓她不忘自己身為客家人

的角色，重拾了以往很少使用的客家語。不過儘

管如此，由於身邊的閩南人還是多過客家人，對

陳秀蘭而言，閩南話的實用性仍然遠遠大過客家

方言。

　漫長的求學生涯結束，陳秀蘭在台北的遠東百

貨找到一份工作，雖然中間曾被派往台東，但是

這份工作一做便做了十幾年，相較於固定不變的

職業，語言則在她的生活中又一次起了變化。

　「雖然從小就有聽過人說國語，但是大家都是

鄉下人，說出來的腔調總是跟都市裡的人不一

樣。」陳秀蘭唏噓地說著，在台北工作的這段期

間，她不斷矯正適應國語的正確念法，再加上政

府的國語政策，閩南話似乎又不再是生活中的主

流了，對她而言，這樣的語言變化其實是很緩慢

的一個過程，她的生命中，由於不斷改變生活的

地點，時間與空間的壓力下，經歷了三種不同語

言的人生。

雖然祖籍芎林，但是陳秀蘭很小的時候便搬到南投集集居住，由

於身邊會說客家語的人不多，加上父母並沒有刻意在家中使用客

家話，在小學時期，陳秀蘭生活中的主要語言就只有閩南語。

■笑容燦爛的陳秀蘭，是一名道地的客家女性。� （楊雅涵攝）


